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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薄伽梵歌》始於討論人之執著與慾望，其試圖告示一個人如何能在正常生

活、dharma (職責)、責任裡還可擁有祥和、滿足，達到心靈寧靜並與神結合

(Dasgupta 2000, 501)。該方法便是瑜伽。《薄伽梵歌》提倡的瑜伽是使種姓制度

內的人民都能得到解脫的方法，其內容主要在於知悉如何 karma(行動)。 

《薄伽梵歌》認為 karma影響宇宙整體，此使得 karma的地位超越世間任

何價值與作為。karma成為連神亦要遵守的作為之重要性在於否定棄絕紅塵的出

世修行之本質。 

行 karma要無慾為之，不求 phala(結果)，這樣的要求主因《薄伽梵歌》先

驗地設定 karma(行動)是必定要做為之事，由於其天生即有、不可改變。 

以不執著、不求 phala(結果)做為 karma(行為)的心態之原因有二，一是《薄

伽梵歌》用 prakåti(宇宙與人生運行)解釋 karma。第二個原因是其可維繫種姓

制度以面對印度新成立的剎帝利宗教團體，如佛教、耆那教之可能使以婆羅門教

為中心的種姓制度瓦解的威脅。 

 《薄伽梵歌》的 karma至少包含以下部份：瑜伽練習、行 dharma(種姓職

責)、tyäga(捨棄)、çraddhä(信仰)、yajïä(祭祀)、tapas(禁慾苦行)、dhåti(堅持[瑜

伽])、[追求]sukha(喜樂)、[求得對梵的]jïäna(知識)、[求得對 karma的]buddhi(知

識)、ähära([吃]食物)、dhäna(布施)、pralaya(死亡)，種姓人民的人生亦是以此

為基本要素。 

 從《薄伽梵歌》的 karma系統可另見其意，即：《薄伽梵歌》將吠陀傳統

的祭祀、非婆羅門及婆羅門傳統的苦行風氣納入《薄伽梵歌》式的瑜伽修行，如

此便將整個印度的宗教修行方式全統整於一且去除神秘魔幻，這便是《薄伽梵歌》

在面臨佛教、耆那教及其他修行方式及教派時提出之新的修行方法，其讓瑜伽哲

理化(Eliade 1973, 161)，又保存其方法，且將所有修行方式串連其中，且此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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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核心在於必須行 karma(種姓職責以及本章所列之各種 karma)，一來維持

種姓制度，二來提供完整的修行方法，如此使得種姓制度當中任何人不論尋找何

種解脫修行方法，其均是在種姓制度內所為者。 

 《薄伽梵歌》提出的宗教修行方法 – 瑜伽不只是在正面回應威脅婆羅門教

正統的其他宗教團體的出世修行方法，亦是在改造婆羅門教，蓋婆羅門教一直以

來只將解脫之法允許予再生族，非純種再生族者是不受婆羅門祭司之福。不過《薄

伽梵歌》改變這種分別，其讓「種姓制度內所有人」都能行瑜伽，只要在種姓制

度內，每個人都是 Kåñëa所愛者。因此不能行瑜伽者、不能親近 Kåñëa者是依

guëa分別、是以道德分別，而不再以種姓位階分別。 

 瑜伽成為重要的修行方法乃因：第一，步驟精簡，只消維持身體姿勢、調整

呼吸、頌念「唵」、一心專注；第二是只要為之便有所得；第三，瑜伽是印度哲

學六大派裡唯一擁有完整方法者，亦可反曰之印度的修行方法中只有瑜伽發展出

哲學系統，故而瑜伽有方法，其可滿足世人對方法的要求，而又有哲學系統可滿

足知識份子對解釋之要求，且瑜伽不再完全著重嚴苛的吠陀傳統，亦是較承認神

的地位與存在者。 

 《薄伽梵歌》的重要性有二，一是將非婆羅門的宗教文化概念融入吠陀與亞

利安思想(Organ 1970, 34)。此處所指有二處需述，一是婆羅門思想非指所有的

婆羅門思想，而是主流婆羅門思想之一脈，蓋一發展許久、地域廣大的宗教不會

只有單一思想，不同的教義詮釋者1會提出不同解釋，其中必有較符合時代潮流2且

多數教義詮釋者不反對者，此即主流思想。《薄伽梵歌》的宗教思想便是之一。

其次是宗教文本的宗教思想與信仰對象在文本實際運作中多被視為相異兩者、非

為一。蓋《薄伽梵歌》的信仰對象是 Kåñëa，但是信守《薄伽梵歌》宗教思想者

不必然崇敬 Kåñëa，猶如非只有崇敬觀音者才可、才會頌讀心經。因此頌讀《薄

                                                
1 指婆羅門。 

2 以《薄伽梵歌》而言，其指能對抗可能會瓦解種姓制度的佛教、耆那教等的信仰與社會制度威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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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梵歌》者未必崇敬 Kåñëa，崇敬 Kåñëa者未必信守《薄伽梵歌》的宗教思想3。 

 《薄伽梵歌》的重要性之二是從信仰層面而言：《薄伽梵歌》包羅萬象，幾

乎包括所有的印度修行方法，因此以不同方式修行者均能在《薄伽梵歌》找到其

指引(Organ 1970, 266)。 

 在《薄伽梵歌》中，婆羅門教經由對 karma與瑜伽的整理及融合已將其傳

統自屬的信仰與修行擴大成為印度宗教之全面性的信仰系統與修行方法，婆羅門

教已似如印度教，這便是婆羅門思想在面對他教威脅時呈現的新樣貌。 

 

 

 

 

                                                
3 從 Lance E. Nelson的 ‘The Ontology of Bhakti: Devotion as Paramapuruñärtha in Gauòéya 

Vaiñëavism and Madhusüdana Sarasvaté’可知，以 Kåñëa為信仰對象的教派奉行 bhakti，其以

極度狂迷的方法讓身心全愛向 Kåñëa。此通行的 Kåñëa信仰方法與《薄伽梵歌》有相當的差距，

蓋《薄伽梵歌》的 bhakti類似天主教對基督的愛，是溫和的全心全意，然 Kåñëa信仰的 bhakti

在現代社會多被述為激進，甚或自虐，由此可見其狂迷程度。 


